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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晚
清
四
大
奇
書
之
一
的
《
文
明
小
史
》
第
三
十
回
載
，
﹁各
省
的
那
些
衙
門

，
無
論
大
小
，
總
有
一
位
刑
名
老
夫
子
，
一
位
錢
穀
老
夫
子
﹂
作
幕
佐
治
。
對
這
些
為

地
方
軍
政
官
廷
的
佐
助
人
員
，
《
辭
海
》
解
釋
稱
幕
賓
、
幕
客
、
幕
友
或
師
爺
。

這
些
師
爺
，
雖
然
大
多
在
功
名
路
上
無
望
，
但
展
現
在
詩
詞
、
文
章
、
學
術
著
作

、
筆
記
小
說
，
乃
至
尺
牘
、
日
記
上
的
文
采
，
以
時
尚
話
說
，
卻
﹁酷
﹂
得
﹁雷
人
﹂！

因
家
境
貧
寒
，
放
棄
科
場
，
轉
入
幕
場
，
養
家
餬
口
的
清
人
許
葭
村
，
去
世
後
，

由
他
的
姻
親
﹁舍
表
舅
﹂
馮
璞
山
將
其
手
札
收
集
成
冊
，
稱
《
秋
水
軒
尺
牘
》
。
其
文

采
華
麗
，
典
實
豐
富
，
讀
來
賞
心
悅
目
，
滿
口
餘
香
。

譬
如
，
《
託
鄭
莘
田
代
友
謀
事
》
：
﹁…
…
閣
下
以
屋
烏
之
愛
，
切
切
相
關
，
鄭

當
時
之
雅
懷
，
齊
孟
嘗
之
高
誼
，
求
之
於
今
，
何
可
多
得
！
閑
花
一
片
，
尚
有
賴
於
春

風
之
噓
也
。
﹂
若
現
在
的
大
學
生
求
職
時
，
也
能
寫
出
如
此
拳
拳
之
文
，
相
信
他
聘
不

上
﹁公
關
﹂
，
也
離
文
秘
那
個
崗
位
不
遠
了
。

譬
如
，
為
《
慰
袁
引
之
被
謗
》
寫
道
：
﹁人
如
秋
水
，
宛
隔
蒹
葭
；
書
寄
春
風
，

何
來
鸚
鵡
！
…
…
默
揣
因
由
，
莫
尋
端
緒
。
惟
是
誣
金
不
辯
，
古
人
之
雅
量
可
師
；
唾

面
自
乾
，
此
日
之
和
光
宜
爾
。
無
端
之
毀
，
安
足
縈
懷
？
不
敏
之
言
，
定
蒙
採
納
。
﹂

慰
人
慰
到
文
美
心
靈
美
，
而
今
有
幾
人
？

再
譬
如
，
為
《
謝
沈
漪
園
惠
酒
》
而
寫
的
傳
箋
：
﹁蒙
弟
雅
愛
，
屢
以
佳
釀
見
貽

。
若
問
沽
價
於
尼
山
，
似
乎
涉
泛
；
而
醉
醇
醪
於
公
瑾
，
未
免
多
情

。
計
惟
留
待
新
年
，
共
罄
甕
頭
春
色
也
。
﹂

現
在
，
就
是
有
人
屢
屢
送
上
兩
瓶
茅
台
酒
，
誰
還
字
斟
句
酌
地

用
四
、
六
句
回
此
文
縐
縐
的
一
紙
便
條
？
恐
怕
也
就
是
謝
上
一
句

﹁不
好
意
思
啦
﹂
，
因
他
自
從
上
學
就
沒
學
過
﹁蒙
弟
雅
愛
﹂
的
這

個
愛
呀
。﹁幼

而
穎
異
，
長
而
特
達
﹂
的
蒲
松
齡
，
因
鄉
試
受
挫
，
屢
次

落
第
，
無
奈
之
下
為
人
作
幕
，
後
又
設
帳
授
徒
，
卻
畢
其
一
生
地
為

我
們
留
下
了
把
中
國
文
言
短
篇
小
說
推
向
藝
術
頂
峰
的
《
聊
齋
誌
異

》
。
它
不
僅
是
中
國
文
學
的
瑰
寶
，
而
且
也
是
世
界
文
學
的
明
珠
。

郭
沫
若
有
聯
讚
曰
：
﹁寫
鬼
寫
妖
，
高
人
一

等
；
刺
貪
刺
虐
，
入
骨
三
分
。
﹂
而
眼
今
熒
屏
上

的
﹁你
也
說
聊
齋
，
我
也
說
聊
齋
﹂
，
更
為
我
們

展
示
了
﹁牛
鬼
蛇
神
倒
比
正
人
君
子
更
可
愛
﹂
的

藝
術
形
象
和
風
采
。

還
有
一
位
也
是
鄉
試
落
第
後
，
為
山
東
巡
撫

張
曜
作
過
師
爺
的
劉
鶚
，
魯
迅
對
他
的
《
老
殘
遊

記
》
，
在
《
中
國
小
說
史
略
》
中
評
價
說
，
﹁敘
景
狀
物
，
時
有
可

觀
﹂
│
│

我
們
不
妨
觀
觀
那
段
﹁一
路
秋
山
紅
葉
，
老
圃
黃
花
，
頗
不
寂

寞
。
到
了
濟
南
府
，
進
得
城
來
，
家
家
泉
水
，
戶
戶
垂
楊
，
比
那
江

南
風
景
，
覺
得
更
為
有
趣
﹂
的
美
文
。

再
觀
觀
時
下
那
些
揣
着
公
款
遊
了
國
內
遊
國
外
的
冶
遊
郎
，
遊

商
場
遊
賭
場
又
去
遊
蜂
戲
蝶
，
哪
還
有
心
思
遊
出
像
遊
客
老
殘
遊
出

的
旅
遊
文
字
。

出
身
衣
冠
之
家
，
既
非
秀
才
舉
子
，
亦
非
操
文
為
業
之
人
，
從

師
讀
過
幾
年
書
，
也
習
過
幕
經
過
商
的
沈
復
，
充
其
量
，
一
個
文
學
愛
好
者
而
已
。
但

他
的
《
浮
生
六
記
》
卻
文
采
斐
然
。

俞
平
伯
在
《
校
點
重
印
〈
浮
生
六
記
〉
序
》
中
讚
嘆
它
﹁儼
如
一
塊
純
美
的
水
晶

，
只
見
明
瑩
，
不
見
襯
露
明
瑩
的
顏
色
；
只
見
精
微
，
不
見
製
作
精
微
的
痕
跡
。
﹂

林
語
堂
亦
將
《
浮
生
六
記
》
翻
譯
成
英
文
介
紹
到
美
國
，
在
《
英
漢
對
照
本
序
》

中
，
盛
讚
其
文
的
﹁
﹃閨
中
記
樂
﹄
是
古
今
中
外
文
學
中
最
溫
柔
最
細
膩
的
記
載
。
﹂

對
此
，
大
師
有
評
，
豈
敢
再
評
。
我
只
說
喝
茶
。
沈
復
每
每
於
晚
含
而
曉
放
的
夏

月
荷
花
初
開
時
，
﹁用
小
紗
囊
撮
茶
葉
少
許
，
置
花
心
。
明
早
取
出
，
烹
天
然
水
泡
之

，
香
韻
尤
絕
。
﹂

而
時
下
那
些
自
詡
﹁知
書
達
禮
，
溫
文
爾
雅
﹂
的
儒
也
好
商
也
好
，
能
留
下
這
種

從
大
自
然
中
獲
取
茶
道
樂
趣
的
美
文
？

回
望
歷
史
，
自
明
清
至
民
初
的
﹁無
幕
不
成
衙
﹂
的
眾
多
師
爺
中
，
似
此
文
采
的

師
爺
還
有
很
多
。
如
若
只
就
為
文
看
去
，
也
確
實
留
下
了
在
文
化
藝
術
上
很
有
特
色
的

﹁師
爺
文
化
﹂
。
這
文
化
，
是
歷
史
長
河
的
一
朵
浪
花
，
是
中
華
文
化
的
一
種
財
富
。

孔
老
夫
子
說
：
﹁三
人
行
，
必
有
我
師
焉
。
﹂
師
爺
這
師
，
對
於
同
是
有
文
化
且
以
文

字
為
職
業
的
今
人
，
確
有
值
得
學
習
和
借
鑑
之
處
。

近年來，內地手機媒體
發展相當迅速，各種各樣的
應用形式呈現多元化的發展
態勢。手機媒體開始從簡單
的文字短信傳播形式，向內
容更豐富、表現力更強的多

媒體形式過渡。其中，被稱為 「拇指文化」的
手機小說，正隨着內地手機普及率的不斷提高
和3G時代的開啟，迅速普及開來。

與網路文學相比，手機文學的創作和閱讀
具時效性、互動性和傳播性等眾多優勢。因此
，這種新興的閱讀方式自日本流入內地便受到
眾多白領網友的歡迎。有資料顯示，在手機小
說的用戶中，高學歷的用戶比例呈現較大比例
，尤其是本科與大專的用戶，其比例分別達到
了百分之十八點二和百分之二十四點八。可見
，對於生活頻率快、工作壓力大的高知識水準
用戶，手機小說滿足了其快速、高效的使用需
求。

無獨有偶，一些文學網站也已經開始嘗試
開發其市場，建立平台 「打造中國的手機小說
家」。據悉，著名的盛大文學近期就將投入八
千萬元，用以搭建一個立體的手機小說作品包
裝和版權行銷平台，探索 「作家全版權運營機
制」，將小說的電子版權、無線發布權、傳統
文學版權及動漫影視改編權等統一運營包裝，
以充分挖掘中國原創文學的文化創意產能。

從二○○四年，內地第一部手機小說《城
外》誕生以來，內地手機小說經過多年的發展
，目前已初具規模，手機小說下載的網站也漸
漸多了起來。手機小說寫手更是風生水起。一
部較經典的手機小說的稿費一般在一千元到二
千元左右，部分寫手月收入可達五千元以上。
可觀的收益甚至已讓一些專職作家也投身到了

手機文學創作中。
手機小說使小說寫作的門檻大幅降低。在傳統寫作模式中，

編輯充當把關人，對作品主題、內容、品質均有嚴格控制。在手
機小說寫作中，把關人的角色大大淡化。文筆出眾也好，慘不忍
睹也罷，任何人都能從事寫作。為此，越來越多的 「八十後」正
投身手機小說寫作中。

據了解，手機小說以奇幻、言情為主，文字簡練、生動，分
多段發送，每段基本七十字，具有電報式的語言風格。 「因受熒
幕顯示文字數量的限制，手機小說很少採用標點符號，並省去許
多注水文字，節奏感更強。」中國微型小說學會常務副會長郟宗
培介紹，與網路寫手動輒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字相比，手機小說更
講究短小精悍。

當然，任何新生事物都是會有爭議的。從電子媒介躍至紙上
，手機小說其特有的寫作風格也引發了不少以其和傳統寫作模式
為物件的探討。由手機用戶自己編寫，一個電話、一條短信都可
以成為表達憑藉，而為了配合手機熒幕能夠顯示的有限字數，短
句甚至對話、獨白都成為了這些作品的載文方式。生活化、簡潔
化之餘，文學的專業性被打破，於是，在日本出版界甚至出現了
「手機小說在謀殺作家」的驚呼。

面對這股湧動的熱浪，有內地教育學者表示，雖然新媒體崛
起使創作門檻降低，但要達到長期傳播，還是要依靠寫手素質與
內涵，保持嚴肅的創作態度，才能給讀者以心靈洗滌與共鳴，為
手機小說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力量。

這裡有藍色的大海、褐色
的城樓、紅色的岩石、白色的
沙灘，還有獨特的海上山脈，
山丘起伏，水流湍急，森林密
布，空氣中永遠瀰漫着黃連木
、香桃木和薔薇的淡淡幽香。

這就是科西嘉島，讓法國頭痛的美麗小島。
科西嘉島位於法國大陸的東南，是地中海第四

大島。由於它的戰略地位，幾百年來為了爭奪該島
的控制權先後發生了多次戰爭，直到一七九六年該
島併入了法國版圖後，才獲得了永久的和平。

今天的科西嘉島，戰爭的硝煙已經遠去。在上
世紀二十年代，很多百萬富翁在這裡建造了很多度
假別墅，現已成為法國上流社會最嚮往的度假天堂
。普通遊客來這裡度假可以有很多選擇。這裡集中
了大量的星級酒店，你也可以體驗原生態的度假小
屋，體會科西嘉百年不變的傳統風情。小憩時，一
定要嘗嘗當地特產的葡萄酒。

島上植被豐富，品種繁多，充分展現了造物主
的神奇力量。在島的北端原野上布滿了檸檬樹、橘
樹和橄欖樹；島的中心峽谷中，鋪蓋着百年栗樹的
綠色山谷每年都吸引着遊客的目光；而在茂密的叢
林裡，則開滿了艷麗的鮮花。海島南部，由於氣候
乾旱形成了長長的白色沙灘，為世人展現了一幅幅
罕見的美麗景象。

漫步在島上，隨意轉一個彎，呈現在眼前的就
是突兀的岩峰。幾百米高的岩峰在大自然的鬼斧神
工之下，筆直峭立，深紅色的岩石與碧藍的海水形
成了鮮明的對比，如在畫中。在港口，有白色的遊
艇，帆船、漁船游弋在海面上。遙想當年，這裡忙
碌的航道、喧嘩的小酒館彰顯着遠洋的黃金時代。

島上的人文景觀並不多，卻體現着島上獨有的
傳統和宗教風格。還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地方，由無
名工匠建設的小教堂、鄉村教堂、遍布全島的熱那
亞標杆。還有那些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從南美或安
德列斯群島歸來的科西嘉百萬富翁們建造的 「美式

」建築。
作為承載着科西嘉歷史和精神文明的首府，島

上惟一的大學也在這裡。一座八千多人的城市，卻
有着四千名學生。狹窄的小路、風格樸實卻用綠色
岩石建造的住宅、山中鄉村，都是登山運動員和旅
行者攝影的好題材。

也許，在法國人的眼裡，科西嘉一般是與貧窮
、落後相聯繫的，習慣中，法國人在想起自己國家
的時候，從來沒有意識到科西嘉的存在。科西嘉島
與法國語言、風俗的迥然不同，則使科西嘉人往往
有一種強烈的寄人籬下的感覺。長期以來，法國社
會各界對科西嘉島問題的看法也不盡一致，一些人
認為，科西嘉島的財政是法國的一大負擔，不如撒
手不管，隨它去獨立。但更多的人不願看到法國領
土的一部分分離出去。島內獨立運動，近二十多年
來愈演愈烈，但一直被法國當局定性為恐怖活動，
持續以高壓態勢加以鎮壓，無論哪一屆法國政府，
都為它傷透了腦筋。

在
長
江
三
峽
大
壩
旁
邊
的
壇
子
嶺
觀
景
台
周
圍
，
陳
列
着
三
塊

特
殊
的
石
頭
。
一
塊
是
三
峽
壩
址
基
石
，
一
塊
是
大
江
截
流
石
，
一

塊
是
萬
年
江
底
石
。

一
改
人
景
合
一
的
習
慣
，
我
給
這
三
塊
石
頭
都
單
獨
拍
了
一
幅

照
片
。
回
來
後
收
在
相
冊
裡
，
越
看
越
覺
得
意
義
非
凡
。

三
峽
壩
址
基
石
。
這
是
一
塊
高
一
點
七
米
的
大
石
柱
，
上
面
刻

着
﹁三
峽
壩
址
基
石
﹂
幾
個
紅
色
大
字
。
這
塊
基
石
取
自
三
峽
大
壩

河
床
的
花
崗
岩
岩
芯
，
是
三
峽
大
壩
堅
實
的
地
質
條
件
的
證
明
。
三

峽
大
壩
基
礎
岩
石
是
古
老
結
晶
岩
基
底
的
一
部
分
，
其
主
要
岩
石
為

元
古
代
閃
雲
斜
長
花
崗
岩
，
為
基
性
岩
漿
岩
侵
入
體
。
岩
體
厚
度
約

一
點
四
公
里
，
形
成
至
今
約
八
億
年
。
呈
灰
白
色
至
淺
灰
色
，
中
粗

粒
結
構
，
局
部
中
細
粒
結
構
，
主
要
由
斜
長
石
、
石
英
、
黑
田
角
閃

石
等
組
成
。
岩
石
堅
硬
、
完
整
、
透
水
率
低
，
是
修
建
水
利
大
壩
的

理
想
岩
石
。
有
外
國
專
家
評
論
說
：
﹁這
是
上
帝
賜
給
中
國
的
一
塊

寶
地
﹂
。

《
淮
南
子
．
泰
族
訓
》
中
有
句
古
話
：
﹁不
大
其

棟
，
不
能
任
重
。
﹂
沒
有
牢
固
的
基
礎
，
哪
有
萬
丈

的
樓
台
？
一
項
工
程
，
基
石
是
基
礎
；
一
個
國
家
，

民
眾
是
基
礎
；
一
世
人
生
，
健
康
是
基
礎
。
基
礎
不

牢
，
風
雨
飄
搖
。
建
築
工
程
要
重
視
基
礎
，
社
會
工

程
也
要
重
視
基
礎
。
保
障
民
生
，
才
能
保
住
穩
定
。

大
江
截
流
石
。
這
塊
重
達
二
十
八
噸
的
截
流
石

，
是
一
種
象
徵
性
的
標
誌
。
實
際
上
所
用
的
截
流
石

，
只
是
它
的
二
分
之
一
。
它
的
形
狀
很
有
特
色
，
是

三
角
四
面
體
。
因
為
這
是
三
維
體
中
，
穩
定
性
最
好

的
體
形
。
拋
下
水
後
，
能
夠
迅
速
插
入
水
下
的
淤
泥

中
，
並
且
相
互
楔
合
，
從
而
很
好

地
阻
擋
水
流
對
它
的
沖
擊
。
截
流

石
台
下
是
一
個
直
徑
二
十
米
的
下

陷
式
廣
場
，
仔
細
看
是
一
個
八
卦

圖
。
象
徵
着
四
面
八
方
支
援
三
峽

工
程
建
設
，
和
三
峽
工
程
建
設
的

天
時
、
地
利
、
人
和
。

截
流
石
的
最
大
特
點
是
﹁忘

我
﹂
。
當
人
們
把
它
拋
下
江
底
的
那
一
刻
，
誰
知
道

是
走
是
留
是
死
是
活
？
更
重
要
的
是
，
這
樣
一
下
去

，
就
很
難
再
上
來
了
。
本
來
，
它
們
生
活
在
高
山
上

，
有
花
有
草
有
樹
有
河
。
睏
了
就
睡
，
渴
了
就
喝
，

無
憂
無
慮
，
快
快
樂
樂
。
可
是
突
然
來
了
一
紙
﹁調

令
﹂
，
要
它
們
到
最
危
險
的
第
一
線
去
衝
鋒
陷
陣
。

它
們
沒
有
猶
豫
，
沒
有
哀
愁
，
沒
有
討
價
還
價
，
而

是
義
無
反
顧
，
勇
往
直
前
，
打
起
背
包
就
出
發
。

萬
年
江
底
石
。
這
塊
重
達
二
十
多
噸
的
江
底
石

，
為
完
整
的
花
崗
岩
質
地
。
經
地
質
專
家
考
證
，
距

今
已
有
八
億
年
的
歷
史
。
一
九
九
七
年
十
一
月
八
日

，
三
峽
工
程
實
現
大
江
截
流
後
，
由
三
峽
建
設
者
從
二
期
圍
堰
基
坑

中
挖
出
。
萬
年
江
底
石
巨
石
上
不
規
則
且
大
小
不
一
的
孔
洞
，
是
由

江
水
長
期
沖
刷
形
成
。
而
較
為
規
則
的
孔
洞
則
為
歷
代
水
利
專
家
、

地
質
勘
探
者
在
考
察
三
峽
工
程
壩
址
時
，
鑽
探
取
樣
後
留
下
的
痕
跡

。
它
不
僅
見
證
了
長
江
億
萬
年
的
變
遷
史
，
也
凝
聚
着
中
國
幾
代
人

的
夢
想
。

萬
年
江
底
石
的
形
狀
非
常
奇
特
。
有
人
說
它
像
隻
龜
，
有
人
說

它
像
條
龍
，
也
有
人
說
它
像
匹
馬
。
而
最
令
人
驚
嘆
的
，
是
它
已
經

在
江
底
沉
睡
了
八
億
年
，
難
以
想
像
，
八
億
年
的
時
光
，
它
是
怎
樣

的
度
過
？
有
幸
的
是
，
人
們
終
於
發
現
了
它
，
它
也
得
到
一
個
機
會

，
展
露
自
己
的
英
姿
。
其
實
，
生
活
就
是
一
個
不
斷
發
現
和
創
造
的

過
程
。
我
們
相
信
，
隨
着
社
會
的
發
展
和
進
步
，
還
將
有
更
多
的
秘

密
、
更
多
的
寶
藏
、
更
多
的
財
富
、
更
多
的
技
能
，
被
發
現
和
挖
掘

，
並
用
來
裝
點
我
們
的
新
生
活
。

師爺的文采 張桂亭

手
機
小
說
大
受
白
領
歡
迎

蕭

愚

稿酬的用場 馬承鈞

科
西
嘉
島

馮

羽

三峽 「三石」 汪金友

龔
天
秀
從
廢
墟
裡
爬
出
來
時
，
距
地
震
發
生
已
經
是
第
三
天
了
。

五
月
十
二
日
地
震
發
生
後
，
龔
天
秀
被
埋
在
坍
塌
的
農
行
宿
舍
樓
。
在
被
埋
的
七

十
三
小
時
裡
，
龔
天
秀
一
次
又
一
次
休
克
，
但
她
想
到
兒
子
生
死
未
卜
，
恪
守
與
丈
夫

臨
終
前
的
約
定
，
就
用
磚
頭
砸
破
自
己
的
小
腿
吮
血
求
生
。
前
來
救
援
的
消
防
官
兵
發

現
後
，
她
右
腿
被
水
泥
板
壓
住
，
且
空
間
狹
小
，
無
法
施
救
。
龔
天
秀
要
來
鋸
子
和
剪

刀
，
忍
痛
將
自
己
小
腿
鋸
掉
，
連
筋
帶
血
地
爬
出
了
廢
墟
。
在
廢
墟
裡
，
龔
天
秀
一
直

牽
掛
着
自
己
的
兒
子
。
她
之
所
以
能
堅
持
到
現
在
，
是
因
為
她
不
知
道
兒
子
還
活
着
。

其
實
，
她
上
大
學
的
兒
子
王
濤
，
這
天
上
午
已
經
從
成
都
趕
回
北
川
。
施
救
的
當
口
，

他
就
守
候
在
媽
媽
被
埋
的
廢
墟
旁
邊
。
筋
疲
力
盡
、
氣
脈
微
弱
的
龔
天
秀
，
這
時
如
果

得
知
兒
子
平
安
，
精
神
的
殿
堂
無
疑
就
會
垮
塌
，
能
不
能
走
出
廢
墟
就
很
難
說
了
。
正

是
因
為
考
慮
到
這
個
因
素
，
王
濤
接
受
了
在
場
人
的
勸
告
，
含
悲
忍
痛
一
直
沒
有
出

聲
。

當
她
被
抬
上
擔
架
、
聽
到
了
兒
子
的
聲
音
後
，
緊
繃
了
三
天
三
夜
的
神
經
鬆
了
下

來
，
頓
時
陷
入
休
克
，
被
送
上
了
救
護
車
。
劫
後
餘
生
的
龔
天
秀
說
，
很
多
時
候
我
覺

得
我
要
死
了
，
但
我
答
應
過
已
經
死
去
的
丈
夫
要
看
顧
娃
娃
的
，
就
一
定
要
活
下
來
。

人
世
間
的
守
候
多
種
多
樣
，
最
刻
骨
銘
心
的
莫
若
親
情
摯
愛
的
守
候
。
這
母
子
兩

人
共
同
守
候
的
，
正
是
生
的
希
望
、
愛
的
奇
跡
。

守
候
愛
的
奇
跡

王
兆
貴

閩浙交界的西浦
村，位於福建壽寧東
部閩浙邊界的犀溪河
畔，至今有一千一百
多年歷史。這裡是南
宋特奏狀元繆蟾的故

鄉，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及自然風光賦予它
儒雅、質樸、恬靜和深邃之美。近年來，西
浦村被評為福建省級 「園林村」、 「文明村
」後，就一直是眾多 「驢友」、 「攝友」們
的嚮往之地。

南宋理宗紹定二年（西元一二二九年）
，西浦村的繆蟾獲文舉特奏狀元。此後，西
浦村文事昌盛，先後有十八人中了進士，而
歷代舉人、貢生、秀才等更是舉不勝舉。

歷代以來，西浦村開設書館、私塾，為
壽寧燦爛的古文化教育基地；民國時期村人
創辦西浦國民學校，開設國語、算術、常識
等課程。解放後，該村創辦了西浦小學、犀
溪中學總校，為村裡培養大批人才。恢復高
考之後，村中有三百多人考取了大、中專院
校，現有博士生一人，碩士生四人，在讀碩
士生五人。該村中有一百八十人擔任教師，
是個名副其實的 「教師村」。

西浦河面寬闊，兩岸地勢較低，村民因
地制宜，建造了一座造型奇特的石板橋——
永安橋。永安橋又稱狀元橋，建於清道光二
十八年（公元一八四八年），至今有一百六
十多年歷史。該橋長七十三米，寬二米，有
十七孔，由十六組橋墩組成，每組橋墩立三
根石柱，上橫架條石，每孔鋪設五根，全橋
共計八十根條石。永安橋為壽寧石板橋之最
，在閩東也獨一無二。

二○○六年八月， 「桑美」颱風使永安
橋遭受重創，中部被洪峰沖垮六孔。隨後，

當地政府將橋樑恢復原貌。
在永安橋的西北橋頭修建有一座重簷歇山頂、石木結

構的亭子——聚仙亭，亭上鐫刻建橋碑文、建橋首事石匠
、建橋捐助者姓名及銀兩數量等許多人文資料。聚仙亭兩
側各有一條石櫈，每條可坐十餘人，常年過路客商常在亭
裡歇息或躲避風雨。在永安橋北端，有一條通往泰順的古
街，是當年村裡商業、交通和資訊的中心，一九六六年，
壽寧經西浦通往泰順公路通車，曾經繁華幾個世紀的古街
才漸漸衰落冷清。

當地村民有首民謠： 「西浦風光瞧一瞧，三排碇步十
座橋」。在西浦村兩岸的河段上，各色各樣的橋樑有十三
條。這些橋有單孔的、多孔的；有古代的、近代的和現代
的；有石板橋、石拱橋、馬蹄橋、木拱廊橋。眾多橋樑與
岸邊綠柳將西浦村落點綴成一幅色彩斑斕的水彩畫。

馬蹄橋俗稱碇步，也稱琴橋，當年為方便兩岸交往，
村民們選擇溪中水位淺處，每隔一小步，立方石一塊，稱
碇石，溪水便從碇石之間流出。碇石通常高出水位十到二
十厘米，行人過河不必涉水，只在發洪水時才禁止通行。
如今，馬蹄橋已成一大旅遊景點，成了 「驢友」、 「攝友
」們的聚集目標。

西浦祖先建築的依山傍水古民居，至今保存有上百座
。這些古宅多為五溜，三進二層的三合院，其門樓形制富
於變化，有宋式的，有重簷歇山式的，有單石條門框的。
所用材料也各自有別，有的全是木構，有的全用條石，有
的石木構架，有的磚石結構。

古宅門窗格扇雕刻精美，題材豐富，成了古村重要的
鄉土文化遺產。

狀
元
故
里
古
韻
飄
香

許

揚

西
浦
村
馬
蹄
橋
風
景
如
畫

吳
通
華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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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人，一般是羞於談錢
的，似乎一講 「孔方兄」就缺少人格
了。其實這是一種偏見，古賢尚有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之說，大師

們對貨幣也並非不屑一顧的，偉人和
名家們對稿費的處理，就頗值一提。

馬克思煙癮很大，無論思考、寫作還是會客，常常
口不離煙斗。但當時歐洲的稿酬並不高，他曾對其學生
和女婿拉法格說： 「《資本論》的稿酬甚至還不夠償付
寫作時所吸的雪茄煙錢。」以至於馬克思後來不得不吸
劣質雪茄，為此嚴重地損害了他的健康，醫生只好勸他
戒煙。馬克思終以極大的毅力和痛苦戒除煙癮。如果不
是出身富商的恩格斯鼎力資助，馬克思就難以擺脫生活
困境。

自稱 「從不摸錢」的毛澤東，對自己的稿費卻毫不
馬虎，或贊助公益事業、或救濟故友子弟或用於個人應
酬，筆筆清清楚楚。延安時期，毛澤東支持成立的民眾
劇團，就獲得毛的多次捐助，且 「出手」大方。當時劇
團演出服裝、道具、汽燈等物資奇缺，團長柯仲平就找
毛澤東 「訴苦」。毛當即從自己《論持久戰》稿費中拿
出三百元大洋，為劇團購置設備。一九四○年延安各界
為紀念五四青年節發起有獎徵文，翌年六月九日評選結
束並頒獎，又是毛澤東慷慨解囊，捐贈三百元做獎金。
此外，毛澤東還為創辦延安中國女子大學捐助一百元；
為籌建陝甘寧邊區醫院圖書館捐款一百元；為陝北國民

黨轄區綏德、榆林發生的旱災捐款一萬元，為邊區教育
廳舉辦小學教師暑期講習班捐款四百元……

毛澤東重人情，經常為親朋好友和部下慷慨解囊。
一九四一年秋軍委機要處處長黃有鳳結婚，毛不僅當主
婚人，還從稿費中取出二百多元用於購買瓜果、酒菜、
被褥新被子等，令黃感激不盡。同年冬，毛澤東給當年
湖南一師同學林若虛 「寄奉百元，聊作薪水」。解放後
，毛澤東的稿酬大大增加，對外的贊助也水漲船高。至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底毛澤東存放在央行的稿酬累計為七
千五百八十二萬多元。這些錢他一部分用來買書，一部
分用來做調查研究之用。他經常感歎下去調查看不到真
實情況，便組織一些人搞調查研究，用自己的稿費支付
這筆費用。上世紀六十年代，毛身邊個別工作人員隨便
收禮物、多吃多佔，毛知道後一邊進行整頓，一邊派人
下去用稿費退賠，退了兩萬多元。

一九五九年四月至一九六一年十月，毛從稿酬中提
取二十二萬元給七名黨外知名人士，其中給章士釗十萬
元，一九二○年四月章士釗在上海曾贈二萬塊銀元給困
境中的毛澤東，毛戲稱這是還給章士釗的舊債。一九六
六年初，毛又提取十萬元給程思遠。毛澤東還要經常用
稿酬為江青 「買單」。僅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毛
澤東就先後九次提取三十八萬元人民幣和兩萬美元給江
青。當時江青每年要去廣州療養幾個月，她趾高氣揚霸
氣十足，買三千多元一架的相機，讓廣東省委付帳；讓
名裁縫師做西服，也不付錢，毛澤東知道後十分生氣，

用稿費把錢一一還上。
大文豪魯迅著作等身，所獲稿酬及版稅巨大，一九

二三年以後魯迅由公務員變成 「自由撰稿人」，完全依
靠自己的稿酬和版稅養家餬口，收入反而有增無減。成
為自由作家的魯迅每月稿費收入平均四百二十元，相當
於現在的一萬五千元人民幣，到上海後的收入更豐厚，
稱得上 「高薪一族」了。魯迅生活節儉，戴舊帽子、穿
廉價球鞋、抽劣質香煙，甚至自己捲煙、買最次的煙紙
。他用稿酬不僅解決了全家老少的生計，更在京、滬兩
地輕鬆購得不動產，還常常用稿酬接濟窮困文人和青年
作家，用稿費 「下館子」宴請親朋好友更如家常便飯。
魯迅為稿酬也傷透了心，每出新書總會受到出版商的盤
剝和拖延，他們以種種藉口剋扣稿酬，以至魯迅不得已
只好每每拉破臉皮，甚至聲稱要對簿公堂。解放後，魯
迅著作遺產問題仍不斷引起糾紛，當時新成立的出版總
署領導乃魯迅的老友葉聖陶、胡愈之和弟弟周建人，魯
迅遺孀許廣平以為可以高枕無憂對付一切盜版商了，但
對魯迅遺著的侵權、盜版事件依然層出不窮，以至後來
許廣平及公子周海嬰、嫡孫周令飛等都相繼加入反盜版
和追討版稅的行列。

新中國建立後，借鑒蘇聯的經驗，我國將專業作家
、藝術家全部 「包下來」，除工資外還有稿費。只有巴
金例外，他雖然在文聯、作協和全國政協擔任各種領導
職務，卻從不領取國家一分錢工資，五十餘年全靠自己
稿酬維持生活。巴金不僅以稿酬養活一家人，還將多餘
的稿費捐助各項公益事業，抗美援朝時曾捐獻飛機大炮
，後來又捐助殘疾人事業和希望小學，他還倡議籌建
「中國現代文學館」，為此又多次捐出稿費。到晚年，

巴金甚至通知各出版社，將其版稅與稿酬收入直接匯往
中國現代文學館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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